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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到早晨还
没停歇。今天是母亲节，本是阳光
明媚的欢喜日子，这场绵长的雨让
人心里有些惆怅。我不太清楚雨是
什么时候下起来的，好像是凌晨两
三点吧，睡眼惺忪中隐约听到窗外
风声乍起，随后雨如大珠小珠落玉
盘，滴滴答答，哗啦哗啦，打在宽大
的蒲葵叶上，噼里啪啦，风吹树叶，
应声相和。深夜困乏，我无暇顾及
窗外事，又沉沉睡去。

人在雨天会睡得很沉，究其原
因，估计是雨天气温比平日稍低，
让人感觉舒爽。再者，雨打在树叶
发出“滴答”声，风吹树梢的“沙沙”
声，小区荷塘的雨蛙“呱呱”欢唱
声，风声、雨声、蛙声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首美妙的雨中交响曲，营
造出一种宁静、悠远的美学意境，
人置身其中，深感内心的平和与安
宁。其次，周末的雨天大人不用送
娃上学，或去单位上班，没有迟到
的紧迫感，一些计划好的事情可以
有理由延一延，推一推，自然更放
心沉睡。总之，以我的经验，雨天
的周末，人可以睡到天荒地老，一
觉到中午也是有可能的。路遥说，
早晨从中午开始。

深夜降雨，算是仁慈之举。它
不影响大部分人的生活，孩子们不
用上学，大人们不用上班，只是心疼
那些早起的菜农和流动小商贩。北
吉市场的菜农多是讲临高话的阿姨
或阿婆，她们性格开朗，说话豪爽，
勤快能干，那双宽大或者干瘪的手，
写满岁月磨砺过的瘢痕。我平时很
喜欢光顾她们的小菜摊，一是青睐
她们物美价廉的时令果蔬，二是她
们开朗的性格像我的某位亲戚，让
人感到很亲切。她们一般凌晨四点
就去菜地割菜，早晨六点赶早市开
门迎接客人，来晚了抢不到好的摊
位，卖菜也会大受影响。可是这样
的绵绵夜雨，田地多泥泞，雨水满田
埂，她们有些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
人，劳碌大半生，没有退休金，平时
靠种菜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她们雨

天披着蓑衣，裹着雨衣，挑着箩筐或
骑上小三轮，奔波去田园摘菜的路
上，灯火阑珊，雨水模糊了视线，骑
车多不安全，干活多么辛苦。想到
这些，我又讨厌这场漫长的夜雨，它
给贫困的百姓生活生产增添烦恼。
我也想到那个新州卖水果的大姐，
她每天凌晨五点就去那大水果街挑
选质量上好的水果，在八点钟左右
拉来水榭丹堤附近的树下售卖，过
路者和回头客是她的忠实粉丝。下
雨天，她的水果生意可能要泡汤了。

今天是母亲节，祝愿所有人的
母亲健康快乐。母亲是家里的半边
天，有母亲在，做事就有底气，再大
的风浪也不怕，在夜里，总有人点着
灯在等你归来。有母亲的孩子像块
宝，没有母亲的孩子像根草，如无根
的浮萍，不知归路。在母亲眼里，再
大的孩子也是小孩，儋州话讲：百岁
母忧儿八十。母亲担心我们工作太
忙，没人照顾孩子，主动上来那大跟
我们一起生活，平时帮我们做饭，接
孩子放学，周末再回乡下打理菜园，
酿酒喂鸡，帮大哥大嫂分担家务
事。人老了闲不住，我们都担心她
太劳累，劝她安享晚年，不必操劳。
她总是笑呵呵地说：“做点家务活络

身骨，身体更好”。下班回来，吃到
母亲做的可口饭菜，心情舒畅，可以
有更多时间带孩子写作业，共享亲
子阅读时光。有母亲帮衬和分担，
我们小家的日子井然有序，我和妻
子可以安心投入工作。

今天原本计划跟妻子去市场采
购食材，回马井外家看望丈母娘，一
起吃顿团圆饭。可惜天降大雨，妻
子又临时接到任务需要加班，她早
早就冒雨出门，我留在家照顾孩子，
过节的氛围也淡了一些，我给妻子
发了一个小红包，致以节日的祝
福。妻子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周末
加班也成家常便饭，休息时间少，我
很担心她身体吃不消。作为家属，
我以前对她的忙碌表示不理解，偶
尔闹情绪，后来经过双方深入交流，
我看见了她所在岗位的特殊性、自
身肩负的责任和工作的难处，所有
的全力以赴都是为了让小家的日子
越来越好，我释然了，情绪也理顺
了，全力支持她的工作，守好大后
方，照顾好孩子，让她心无旁骛地投
入工作。这两年妻子在新的岗位劈
波斩浪，全力以赴，披星戴月，有过
迷茫和失落，也收获成长和嘉奖。
苦心人天不负，她的工作得到领导
和上级单位的认可，先后斩获了总
部、省级等团队、个人荣誉5项。我
为她的进步感到喜悦，那个青涩不
够自信的女孩如今已成为独当一面
的业务能手。

晚间，妻子做了几个小菜简单
过节，顺便给她妈妈发了一个小红
包，祝妈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丈
母娘性格开朗，收到闺女的红包很
开心，给我们编了祝贺山歌，把大家
逗乐了。

父母身体安康，是子女最大的
心愿。我们在母亲节忙碌的间隙，
用小小行动践行对长辈的关爱，传
递远方的挂念与祝福。我感恩两位
母亲，也感恩我的妻子，她们都是我
生活的依靠，精神的寄托，愿她们都
能被岁月温柔以待，平安喜乐，健康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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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詹汉行觉得家乡的海岛越来越近，

就不由自主地悄声哼起了儋州调声：
初起新春好利路，

好利路；
追姑千里不辞苦，
不辞苦。

爱咱情哥近侬否，
近侬否？
咱侬夜等三更鼓，
三更鼓。

美女姑哩，美女姑，
归去莫生心违误！
美女姑哩，美女姑，
归去记得哥英武！
摇橹的白头老渔夫说：“好听哩！——

阿崽唱的是儋州调声吧。”
詹汉行自豪地应道：“是儋州调声，是《追姑
千里不辞苦》！”

“真好听！听了好爽快耶！”讲海南话
的渔民，居然也懂得听儋州话的调声。船
夫更加使劲地摇橹，更加喜悦地大声吆喝
着，鼓励着，“你一直唱哟，别歇下口哩，这
样我就更有劲儿来摇橹啦，快点送咱海南
的学生崽回家乡，见阿娘哩！”

詹汉行用心继续唱道：
美女姑，美女姑，
归去记得哥英武……
在苍茫无际波涛连天的大海上，在漆

黑找不到出处的海角天涯的尽头，在远处
岸基上日本鬼子探照灯鬼眼一闪一闪的
监视下，但见有海南岛上的一老一少，却
是张狂着胆量，畅开了喉咙，敞开心胸，大
声唱起了欢愉跳跃的儋州调声！儋州调声

大多是歌唱男女爱情的，但她一旦勇敢突
兀的飞扬到了星辰大海，融进了椰风海
韵，她就是在表现一种大爱，一种至大至
刚的浩然充沛的大爱无疆！

刹那间中国的南海掀起了巨浪，奔腾
起激越豪迈排山倒海般的英雄气魄！

二

海南岛文昌县的东郊椰林，晨曦初
露之时，窈窕高挑的椰树在海风中享受
清爽，惬意地摇曳。风力小的时候，椰
树羽化般的树叶，把阳光揉碎了，再把
斑斑驳驳的阳光圆圈儿，撒落在柔和细
腻的白色沙地上；时时有一阵大风掠
过，树叶干脆就把昨晚所承接的露水甘
霖尽情抛撒，将树下散步人的衣衫打
湿。绿色椰林的尽头，就是白花花的沙
滩；白花花沙滩的尽头，就是蔚蓝色的

海洋；蓝色海洋的尽头，就是一片灿烂
永恒的光明。在永不平息的海洋上，翻
腾着飞卷着是雪涛与碧波的追逐。

海南早期优秀共产党员冯白驹同志，
这会儿坐在树墩上，等待儋州大学生詹汉
行的归来。

冯白驹同志现在已是中共琼崖特委
政委、琼崖纵队司令员了。他早早脱下了
复旦大学的学生装，换上了红军装，腰间
系着皮带，皮带上扣着手枪套，看上去很
干练，有英姿。但在他清秀的眉宇间，还是
读书人的气质，亦或是年轻教书先生的模
样。他见詹汉行远远地快步走来，就主动
上前握手。

“一路上颠沛流离、风雨兼程的，汉行
同志辛苦了！”白驹同志知道现在要回海
南，真的是要在满天乌云之中，挤出一条
光的缝隙；在波涛汹涌之间，开出一条坦
途，才能安然地落地回家。

“还好，有海南的打渔阿公相
助。”汉行瞅瞅白驹同志腰间的手枪盒
子，非常羡慕。

俩人牵手，坐在软绵绵的沙地上，面
对大海，久久凝眸远眺。不远处的林间，有
年轻警卫员战士在出没，警惕地巡视守
卫。这海岛边缘，涛声依旧拍岸，浪潮亘古
不息。但在今晨，却显得并不澎湃也不热
烈，甚至有些沉闷单调、甚至压抑。

“汉行，咱俩都喜欢读书，也想多
学点文化知识，回来报效我们贫穷落后
的海岛。”冯白驹望着远方，眼神深远忧
郁地说，“可是小学、中学又穷又苦，叫
国民党的内战搞得不得安宁。好不容易
考去大陆念大学，可如今，日本人又在
虎视眈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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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为母亲写首诗
■ 曾 洁

五月。在这特殊的日子里
我以诗为笔，以云为信笺
写下了母亲最深挚的恩情
远古的大地，孕育生命的奇迹
母亲，您是我心中永恒的圣地
是一艘大船，载着我们驶向大海
去探索世界的奥秘与神奇
是一缕春风，吹过无垠的旷野
又是那坚韧的岩石，抵挡岁月的风霜
是一座高山，蕴藏着万物生长
哺育我们茁壮成长，学会了坚韧和坚强
像那逆行的鹰，展翅未来天空
每一次，都在惆怅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受伤泪滴落而下
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每当听到这首歌
心中，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
而这力量，皆源自于母亲
今天，我为母亲写首诗
愿像一丛五月的鲜花或光
照亮前行的方向……

清洁工
■ 张长江

老来堪作帚，早起是寻常。
每扫嚣尘净，身披日月黄。

夏访农家
■ 吴向平

谁家黑犬卧篱笆，墙外攀援喇叭花。
赤日蓝空翔白鹭，绿塘碧叶戏青蛙。
哼歌几曲邀邻伴，流水清泉润嫩芽。
吆喝数声幽巷远，翁婆檐下卖西瓜。

念奴娇·荷塘追梦
■ 楚天居客

雨收风定，绿盈眸，节序频催更漏。
曲岸垂杨摇碧水，一叶轻舟系柳。山色分
明，水光澄彻，人在画中走。轻阴犹透，几
回思绪依旧。

犹忆那岁良宵，荷塘踏月，素手相携
久。玉笛声声牵远梦，难把真情回奏。淡
墨相思，浮云别恨，底事轻相负。一声长
叹，春归人比花瘦。

时维仲夏，序属端阳。赤云烧于南岭，朱焰
腾于西窗。感天时之燠赫，慕榴色之炜煌。灼灼
其华，照楚江之碧浪；夭夭其蕊，映吴岫之青苍。
于是披襟登阁，倚槛临光。睹一树之殊绝，慨四
序之无常。

若夫朱明初至，绿野方稠。绛霞染枝头之
露，丹砂点叶底之眸。含苞似火珠迸裂，吐萼如
珊瑚倒流。绛英簇簇，非桃李之俗艳；赤瓣重重，
胜牡丹之雍柔。萼托金钟，承九霄之玉露；蕊垂
璎珞，缀五色之琼钩。或低垂若羞，藏深闺之碧
幕；或高擎欲语，立危砌之雕楼。风起时，绛雪纷
飞，红绡漫卷；雨霁后，霓光潋滟，玛瑙新收。

至若炎威渐盛，芳意弥深。张骞槎外之嘉
树，石崇园中之宝林。陶令篱前，未植此赤玉；周
王殿侧，应惭彼瑶琛。卫公堂前，红绡十万曾列；
武侯祠畔，碧血千秋可寻。观其铮铮铁干，凛凛
虬筋。剑叶含霜，岂惧骄阳之虐；铜柯浴火，何忧
旱魃之侵？纵使莺啼尽歇，蝶影难临。犹自擎火
炬而照夜，举赤旌以破阴。

若乃西陆将至，众芳皆歇。菡萏香销翠叶
残，蔷薇粉褪金铃咽。唯此木也，抱赤心而不改，
守丹忱以长结。子成玳瑁之匣，珠藏琥珀；瓤裂
珊瑚之罍，血凝玛瑙。引骚客停骖，使画工驻
辙。乐天诗里，曾题山寺榴花；义山句中，每恨西
风鹈鴂。至若屈子沉江，怀沙抱石；钟馗驱魅，仗
剑喋血。俱化此万点猩红，千秋烈烈。

嗟乎！草木之性，各禀其灵。或向春园争
宠，或随秋圃飘零。岂若榴花者，择酷暑而怒放，
伴端阳以钟英？其色也，夺朱霞之精魄；其气也，
涵赤日之元精。虽无清荷之高格，却怀猛士之豪
情。观此灼灼者，可砺冰壶之志，可证赤子之
心。敢效潘岳之笔，试作江郎之吟。榴花未落，
炎光正盛。愿共诸君，尽此霞觞，歌以咏志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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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老郭从乡下回来，一
直对邻居家院子里种的水瓜念念不
忘：就种了一棵，爬得满院都是，结
了好多瓜，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最后一句，他是用短视频夸张
配音的语气说的。

我嗤之以鼻：水瓜淡而无味，除
了高产一无是处，你不见市场没得
卖么？

他不听，跑遍了镇上所有卖菜
种的摊位，结果这瓜种，人家根本没
有进货。理由都是一样：没人种这
东西。

老郭不死心，遂网购，几块钱得
一大包。

他在花盆里洒下几粒种子育
苗，浇水除草，做得认真。刚好去年
台风“摩羯”打坏了三角梅花架，新
做的架子还空着，正合他种瓜的心
意。他在花架下移栽了三棵水瓜
苗，两棵靠墙，另一棵种在了原先种
三角梅的地方。

靠墙的两棵明显长势不佳，老
郭天天去看，时时盼长。茶友老李是
资深农民，他说这明显选错了地方，
靠墙，底下全是砖石沙砾，没地方给
它们长根伸叶。老郭说不行我去农
资店买点肥料，给它们施施。老李说
不用，改天他经过，去店里抓一把就
行，老板不收他钱。果然某天他带来
了一小袋五颜六色的复合肥，并告
诉老郭，打一桶水，撒入肥加上尿搅
拌均匀，如此这般，给水瓜施肥。

老郭照做，有了养分，两棵水瓜
渐渐追上了它们另一边的兄弟，叶
子碧绿，像一把把小蒲扇。缠绕茎从
叶间抽出，弯弯扭扭，努力向花棚伸
展。老郭又找来我不用的毛线，给它
们牵引。水瓜们也争气，很快爬上花
架。过了半个月，开始开花，大朵大
朵金黄花儿绽放在枝头，引得黑色
竹蜂争先恐后来给它们授粉。

花落结果，初时不过指头大
小，青楞楞的，伏在叶下，不甚惹
眼。待果稍大，老郭又用毛线把小
水瓜固定在花架的铁条上，他说水
瓜长大了分量重，怕把藤坠坏了。
他把藤固定在同一根铁条上，这样
一根藤上三五个瓜都垂成一条直
线，还挺美观。

某日老李过来小院喝茶，他失
落地给老李报告：昨天我刚给水瓜
施肥没多久便下大雨，估计肥被水
冲走，白施了。老李安慰：没事，不
过施肥最好是在下雨过后，土地正
湿没有积水的时候最佳。老郭频频
点头，若有所悟，像极了认真听讲的
小学生。

水瓜们一日胖似一日，瓜皮上
长出一道道竖纹，颜色也渐渐由
嫩绿转为青绿，竟显出几分圆润
来。那日我看到老郭在架下抬头
看瓜，曾经开满红艳艳三角梅的
花棚，如今已经变成硕果累累的
瓜棚。我说，这瓜看着长势喜人，
真好看。老郭说，那可不，我的瓜
们在一起调声哩。

我定睛一看，可不是吗？那两
排直线排列的水瓜，已有手腕大小，
青绿可爱，不正像两队穿着绿衣的
调声队，站在舞台上准备调声吗？
不由失笑出声，种瓜居然让老郭长
出了文艺细胞。

我笑道：“这瓜长得甚好，只是
怕不甜。”老郭不以为然：水瓜而已，
何必计较甜与不甜？横竖是自己手
植，便是不甜，也自有其味。

待到采摘那日，他站在凳子上，
执剪在手，剪下了种植三个来月，又
看了大半月有余的瓜。

晚上他亲自下厨，料理他的
瓜。把瓜削皮放砧板上，刀锋下去，
咔嚓一声，鲜嫩青翠。切片大火爆
香蒜粒，下锅清炒。炒熟上桌一看，
水瓜名不虚传，一盘水瓜半盘水。
我尝了一口，口感柔嫩，却不甚甜，
无甚特别味道。然而这平淡中，又
分明有一种鲜味，是市上所无的。

桌上，老郭畅谈他的水瓜大业：
水瓜性凉，正适合夏天吃，炒肉打汤
都好。要给老舅送两个，还要给老
李送两个，让他们也分享自己丰收
的喜悦。忽又停箸轻叹，终究结果
少了些，不够分。

听着他絮絮叨叨，口中寡淡的
水瓜，忽然就有了滋味。这普通生
活中的三餐四季呀，虽是平淡，却也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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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草木葱郁，春花褪
尽残红，枝头累累青杏便清晰可
见。

说起青杏，我脑海中便会浮现
那酸得掉牙的味觉记忆。自我记事
起，村西头何二爷家的瓦房旁边，
就立着一棵老杏树，树冠几乎将整
个屋顶笼罩在阴凉里。

母亲说，何二爷原本有妻有子，
后来却因病先后离世，从此性格变
得孤僻怪异，我们这些孩子就远远
地躲着他。早前，院子周围栽有很多
果树，可在办集体食堂时都被作了
柴火。唯独这棵杏树，在何二爷的苦
苦哀求下，得以保留下来。

每年开春后，暖风吹几阵，细
雨落两场，粉白的杏花就裹满枝
丫。过往的村民，无不驻足树下，
喜滋滋地说：“这杏花，开得恁个
繁啊，又是个好年辰呢。”

那时的农村家庭，房前屋后
都会种瓜种豆，以充饥肠。我们
这些嘴馋的孩子，便对何二爷家
的杏树格外上心，在杏子还是纽
扣大小时，就已开始惦记。上学
放学、捡柴割草，都会绕道杏树
下，引颈仰望那如豆的青杏，止
不住吞咽口水。

青杏又长大了些。某天午间，
我们就结伙潜伏在杏树旁的竹丛
里，待确认无人出门后，其中一人
就噌噌噌地爬上树去，捋下青杏就
一溜烟跑到后山林子里分享“战利
品”。其实，这时的青杏，也就指
头大小，吃起来满口地酸涩。

记忆最深的一次，也是在中
午，我们又结伙去偷青杏。一个叫
诨名叫“木疙瘩”的小伙伴刚爬上
树，便见何二爷突然出门，木疙瘩

就抱着树干往下溜，不料被树钉刮
破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我们吓得
拔腿就跑，躲在远处看着木疙瘩抱
腿哭叫。这时，只见何二爷快步跑
到树下，不但没责骂，还把木疙瘩
背到自己家里去处理了伤口。何二
爷知道竹林里还躲着“同伙”，就
轻声招呼我们：“娃娃们过来吧，
二爷爷给你们摘杏子！”说完就拿
起竹竿，打下半篮青杏让我们吃。

我们心有余悸地吃着青杏，谁
也不敢吭声。何二爷似乎看出了我
们惧怕他的心思，就抚着木疙瘩的
脑袋，望着我们说：“你们不要怕
我，这杏树，是为我的儿子留下来
的。现在我的儿子没了，这树上的
杏子，不管青杏熟杏，都归你们
吃。”何二爷看着我们被青杏酸得
直皱眉头，边啃还边流口水，脸上
就露出了微笑。这是我们在他脸上
从没见过的笑。我们就突然觉得，
其实何二爷就像自己的爷爷那样慈
祥。每次临走时，何二爷还会摘些
青杏塞进我们的衣兜，和颜悦色地
说：“娃娃们，以后想吃杏了，随
时来，二爷爷都给你们摘。”

没过两天，木疙瘩说，何二爷
叫我们又去吃杏。经过几次观察发
现，只要我们去了，何二爷就会很
高兴。从此，我们路过杏树，就会
去看看他，并不是想吃青杏，而是
觉得何二爷人好。我把这事告诉母
亲，母亲告诉我，听说何二爷每天
都坐在他家的门槛上，好像在等着
什么呢。母亲说：“可能是在等你
们这些孩子吧。没了自己孩子的何
二爷，这是把你们当作他的孩子
了，你们多去陪陪他。”

听了母亲的话，我们几个孩子
隔几天就会去看看何二爷。何二爷
也会把好吃的都为我们留着。就这
样，那棵果实累累的老杏树，陪伴
我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多年以后，我回到老家，却发
现杏树不见了踪影。母亲说，杏树
老了，枯死多年了。何二爷也老
了，早已离开人世。这消息让我怅
然若失，感喟不已。

这些年，每当我在城里遇见摊
贩叫卖黄澄澄的杏子时，便会想起
当年村西头那满树青杏。我至今都
觉得，未成熟的青杏，总是别有一
番滋味——因为它，伴我度过了青
涩的童年；更是因为它，让我从小
就感受和记住了人性中的美好。


